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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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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一个历史悠久的词汇，简单到不
能在简单的词汇，但它的名字一经提及，就
会让人产生无限的恐慌与畏惧。每当瘟疫
到来，就像是地狱里的死神来到了人间，持
着那明晃晃的镰刀，在人们毫无防备之下，
悄悄地将人类的灵魂收割而走。

在华夏大地生活的劳苦民众，几乎在每
一个时代都会遭遇瘟疫的光顾，由于历来医
学发育缓慢，致使每一次瘟疫的到来，都是
以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结局收场。

早在周朝时便有了关于瘟疫的文献记
载。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公旦所著的《周
礼·天官·冢宰》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疾
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这无疑
表明了当时的瘟疫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
刻，即使有当时专业的疾医医治，可一年四
季仍然都在发生。姜子牙世孙吕不韦撰写
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也记载了一段当时疫
情严峻的文字，“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黄帝内经》的《素问·刺法论》一篇中指出：
“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还有
《素问·本能病》篇中也记载：“厥阴不退位，
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
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
热内烦，咽喉干引饮。”表明了温疫具有传染
性、流行性、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变换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联等特点，并且认为，只要正
气存内，就能避开被传染的风险。

至三国后，曹植的《说疫气》更是描绘出
了当时疫情下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其文中
这样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
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
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
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
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
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
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也印证了东汉
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里的叙述的，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
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

七。”包括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
中也记载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
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
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
之去，不忍听此言……”虽然在《后汉书·献
帝纪》中只是简单的说是是岁大疫，但也无
法溟灭这段令人闻风丧胆的梦魇般。当然，
死亡者大都是一些贫困潦倒、食不果腹的下
等民众，至于那些豪门贵族与摆朝弄权的官
宦达人们，深府大院的三餐美食促使他们几
乎不缺乏任何营养地摄入，巧妙的用自身强
健的免疫力抵隔住了这场瘟疫的侵袭。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哀叹道：“昔年疾
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痛可言邪！”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
大夫们也未能幸免。曹丕这句凄凉的话语，
让人对著名文学大家‘建安七子’的命运悲
痛不已，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
在这一场浩荡的瘟疫下一时俱逝。从汉桓
帝刘到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就发生
了流行性疫病十七次之多。可见当时三国
疫情的趋势是何等凄惨，这无疑是历史的一
大悲剧！

到了晋朝时，对温疫已经有了一定的论
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伤寒、时
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
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于“治瘴气疫疠温
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
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
的方剂。但具体有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也并
没有提及。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
病诸候》认为，疫疠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
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
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
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
病。并觉得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
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
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
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
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时，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

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出于
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
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
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
称。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
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
气。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
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
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
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
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
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
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元朝医家
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
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
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
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
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
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
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
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
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
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吴氏认为戾
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
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
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
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戾气是通过
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
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
其病则一”。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
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
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
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
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
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
而乘之”。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
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
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
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
器部位也不一。讲出了“瘟疫为病种种，是
知气之不一也”的说法。并且还指出人类的
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
的。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
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
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
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的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
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
是疠气，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
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
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丹溪心法·瘟
疫五》:“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
时疫。”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

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
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
数等。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
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
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
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治宜
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
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
条。

《山海经·东山经》记载：“有鸟焉，其状
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
多疫。”《山海经·东山经》：“又东二百里曰太
山。上多金玉，桢木。有兽焉，其状如牛而
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
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山海经·中山经》：

“又西南二十里曰复州之山。其木多檀，其
阳多黄金。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
其名曰跂踵，见则其国大疫。”这也许是最早
的疾疫记载了吧！

十六世纪末，荷兰的科学家汉斯·利珀
希与眼镜商人亚斯·詹森发明出显微镜后，
一些微小的生物才渐渐展现在了人类的视
野中。更让人吃惊的是，那些肉眼无法捕捉
的微小生命几乎遍布了整个世界，毫不夸张
地说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空气中、水
中、食物中……仿佛没有他们到不了地方，
就连人体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微小生物组
成。当然，这一切都是显微镜的功劳，是显
微镜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了细微的真容，
包括之前所说的瘟疫，竟也是一种微生物的
传播。

很难想象，一种肉眼根本无法捕捉的生
命体，竟然就是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罪魁
祸首。索性在医学的不断完善中，许多疫苗
的出现颠覆了这种在传染病面前毫无还手
之力的现实，现代人极少出现瘟疫的破害，
权是疫苗起到了相当的作用。非典流行之
时，身处农村的我，对瘟疫没有丝毫的认知，
只当是一场紧张的游戏，时至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到来，我才明白了瘟疫对人类的威胁
是多么可怕。看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被无
情的拖拽进地狱之门，永远消失在了这个世
界，却束手无策，让人紧张的内心久久不能
平静。

幸运的是，钟南山院士提前策划了防范
措施，火神山与雷神山的快速修葺，为疫情
提供了良好的治愈、隔离场所。一方有难八
方来援，这种华夏儿女独有的大善与大爱精
神，在瘟疫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尽管外邦
时刻都在虎视眈眈盯着，尽管舆论疯狂地扩
散至国民耳中，但真理，从来都不会期满任
何人的眼睛。虽然这场环球性的瘟疫已经
接近尾声，但我们并不能掉以轻心，依照进
化论的演变，世界万物时刻都在发生着变
化，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种新病毒会在什么
时候浮出水面。


